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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 君

儿子住校，老公出差，我突然轻松起
来，享受着这难得的一人世界。我喜滋滋
地把自己从厨房里解救出来，不再为一日
三餐而奔波，转而在单位食堂解决裹腹问
题。几天下来，吃得不香，不由想念自家的
粗茶淡饭。

忽然想起很久没做卤面了。一次多做
些出来，放在冰箱里，吃时微波炉里热一
热，嗬——又简单又方便又好吃。

这样一想，便立马做了起来。好久没
做卤面了，做出来的卤面依然好吃，绵软筋
道。心里高兴，想起在外出差的老公，他在
吃什么呢？

打电话告诉他，我在吃自己做的卤
面。我夸张地说：“哇——真好吃，闻到香

味了吗？馋了吧？”
“嗯，是馋了。”他说，“一直很喜欢吃你

做的卤面，却是好几年没吃过了。”
“噢——”这才猛然记起，老公原来是

极喜欢吃卤面的。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曾经细腻柔软

的心，渐渐粗糙木然起来。忙乱的日子，竟
然忽略了老公的喜好。每次做饭，只问儿
子：“想吃什么？”

买菜时，总在想，这个儿子喜欢吃，嗯，
买下来。唔，这个儿子不喜欢吃，便转脸走
过去。渐渐地，竟然忘记老公喜欢吃什么
不喜欢吃什么。

心底涌出满满的歉意，有些许的心酸，
为自己的粗糙木然，为老公多年来的被忽
略。我低声说：“真的啊，好久没给你做卤
面吃了。等你回来，我一定做给你吃。”

老公开心地笑：“好啊。”又打趣道，“儿
子住校了，这才想起我？要是儿子在家，还
不会轮到我吧？”

对于我的忽略，老公没有流露出半点
嗔怪。也许，刚开始的时候，也曾流露过失
落之意。可是，想想，做父亲的竟然与儿子
争宠，反而不好意思起来，便收敛起那份小
小的渴望，坦然地接受了被忽略的感觉，久
而成为习惯——这让我更觉难过，不由生
出百般的怜惜。

老公回来那天，我很是在厨房忙乎了
一阵。炖了肉汤。红烧肉块。把切细的芸
豆角，撒入油亮的红烧肉里，加肉汤，滚开
后，拌入蒸熟的细面条。那个香啊。

老公突然微笑着说：“我做个鸡蛋汤吧？”
这太出乎意料了，老公从来都是不屑

于进厨房的。今天，竟然主动请缨了？我

笑：“算了，现成的肉汤，加入香菇葱花，就
是美味的香菇汤。”

“是那种，酸蛋汤。”老公的眼里闪着柔
和的光。

我的心微微一跳，突然一阵温热。酸
蛋汤？怎么忘记了？那可是老公的绝活
啊！记得刚结婚时，老公不会做饭，却喜欢
在厨房帮我打下手。一次生病，老公给我
做了一碗酸蛋汤，竟是出奇好喝。从此，在
我生气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身体不舒
服的时候，老公就会弄出一碗酸蛋汤来讨
我开心。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他不再做酸蛋
汤，而我也早已忘记了那冒着香气的酸蛋
汤。我说：“好啊，好啊，也是好多年了，没
有喝过你的酸蛋汤了。”

餐桌上只有两碗卤面，一碗酸蛋汤，简
单之极。老公突然咧着嘴笑起来，抑制不
住满心的欢喜之心。我嘬了一口酸蛋汤，
抬眼望着老公也开心地笑——那一刻，我
们仿佛又回到了从前，那些柔情蜜意的日
子里。

原来，幸福一直在我身边相守，我忽
略，它就隐藏；我用心，它就温暖我的生活。

卤面里的温情

高 翔

隔夜茶伤脾胃。其中最
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于隔夜茶
放置过久，与最初的时光有了
一定的距离后，自然变凉了，
凉伤脾胃，这毋庸置疑。我将
这些道理讲给母亲的时候，母
亲没有理我，将我递给她的茶
咕咚咕咚地地喝了。

母亲喝的是隔夜茶。
喝毕，母亲说：“太渴了，

半夜里就想喝茶。”
“那您为什么就不能喊

我一声？我好为您递一下，
也不至于渴一夜！”我责备着
母亲。

因为母亲患癌到了晚
期，体虚，不愿动。作为儿
女，给娘递一口茶，送一口
水，问一次暖，不是天经地义
的吗？想想儿时，作为儿子
的我只要饿了，渴了，不论父
母亲累不累，只要张口喊声
要吃饭就行了，剩下来的事
情就是母亲在厨房里忙碌不
停。特别是感冒发烧的寒冷
的冬夜里，口渴得厉害，轻轻
哼一声：“我要水！”那时候母
亲就会披着衣服，将一杯温
温的水递给你。而母亲只穿
一件薄薄的裤子，裤管在我
的眼前微微地发颤。

面对我的责备，母亲一
下子沉默了，坐在床榻上，腰
弓着。每次我和母亲的意见
不统一的时候，母亲总是以
沉默应对我。

过了好一阵子，母亲说：
“半夜时，怕吵闹你。”母亲说
出的每一粒字，都透着小心
和客气。

我的心，突然隐痛了一
下。

由于生活的种种因素，
我常常将自己的喜忧苦闷，
在母亲的面前不加掩饰。

也许是上次，由于女儿

的成绩不好，不避母亲，冲着
女儿就破口大骂：“你中了
（ 继 承 ） 祖 辈 哪 个
啊？······”在家庭中，要数
母亲文化最差，母亲以为我
将女儿的成绩的不好归结于
她，母亲的心就凉了。

也许是更上次，为了让
母亲不用铁鼎罐煮饭，改为
用电饭煲进行煮饭，毕竟铁
鼎罐煮饭比电饭煲要繁琐一
些。便用年轻一代人的思
想，语气重重地说母亲，说母
亲的思想的落后，不可救
药。一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
人，早已习惯于自己的生活
习惯，习惯于自己的观念，你
要让她突然间改变，能实现
吗？母亲柔软的心，一定是
被我刺伤了，显然是我给了
母亲不可理解的距离。要不
母亲后来常常想吃什么，常
常不是直接给我说，而是打
电话给远方的我二姐，然后
我二姐再将母亲的需求转话
给我······

跟母亲拉开心灵的距离，
也许不仅仅是我知道的这几
次，也许是我不知道的某一
次，是某个眼神，是某句过重
的语气，是某个观念……

渐渐地，母亲和我说话客
气起来，客气得有些陌生了。

如今想来，母亲和自己
一手带大的儿子客气起来，
不知道要隐忍多少疼痛？每
次离乡去单位的时候，一回
头总会看到母亲站在门口，
远远地望着我的身影，我不
知道，母亲的那颗疲惫的心
是否在撕裂？

我接过母亲递给我的茶
杯，从前不曾若有所思，而今
突然间也若有所思起来：隔
夜茶毕竟跟昨日冲泡的时光
有了太长的距离，茶的最初
的温暖，已经变凉，因为凉，
伤害的不仅仅是脾胃······

隔 夜 茶

李玉顺

父亲退休后，利用茶余饭后的
闲暇时间，将自家宅院东侧的半亩
空地开垦出来，按时令种上花生、
大豆、玉米之类的农作物，并在地
头的边边角角处撒上了各种蔬菜
的种子。这样一来，我家一年四季
都能吃上纯天然的绿色果蔬。时
间久了，便有一些爱占便宜的路人
看着眼红，趁人不备，随手摘走几
串青辣椒，或是掐断一把旱葱叶，
有时还干脆掰下几穗青苞米尝鲜
……看到自家的劳动果实尚未收
获便被一连串地偷走，我心里气不
过，打算趁天黑之际去捉贼，却被
好脾气的父亲制止。他一脸谦和
地规劝我：“土生土长的东西本来
就是给人吃的，既然大家喜欢，就
让他们随便来拿吧，反正剩下的总
比拿走的多！”父亲见我仍旧一副
余怒未消的样子，继续开导我：“其
实，我当初种这块地的目的很简

单，就是为了锻炼身体和愉悦心
情，至于里面的农作物开不开花结
不结果，从来没考虑在内。看着地
里的东西有那么多人乐于享用，也
是一件开心的事呢！”听父亲这么
一说，我竟然变得不好意思起来，
再说单为几口吃的东西去拌嘴，也
不是我的本意。

好友阿梅业余时间养成了读
书码字的习惯，至今已有五载。这
期间她写的文字很多，发表的则极
其有限，但一直笔耕不辍。问她坚
持的理由，阿梅笑着告诉我，读书
写字的目的本在养心，和发表的篇
数关系不大。文稿若能发表，自然
开心，因为那是编辑对自己的一种
肯定；文稿若是不发表，也不气馁，
权当作是写给自己的心灵对白，闲
日的傍晚或清晨，捧一杯茗茶，静
静地欣赏自己的文字解闷，那种自
恋的感觉也很唯美。阿梅还说，素
淡的文字里，记满了流年中的点滴
俗事，将自己的一颗凡心洗得纤尘

不染，那种与文字共舞的感觉，很
是享受呢。阿梅的话文气十足，令
我敬畏。是啊，人生在世，负累太
多，如能像阿梅一样在自己的文字
中随喜自乐，也是不负今生的一种
活法。

静夜闲读，被一则禅学故事所
吸引。唐代的慧宗禅师酷爱养花，
讲经之余在寺院里栽种了几十盆
兰。一次外出云游期间，他的一位
弟子不小心碰倒花架，打碎了不少
花盆。众人吓得终日惶恐不安，只
等师父回来责罚。几日后师傅如
约赶回，奇怪的是，他看到破损的
兰花之后，并未责备弟子，只是语
重心长地告诉大家：“当初，我不是
为了生气而种兰花的。”慧宗禅师
的一番话令众僧即刻大悟。原来，
慧宗虽然喜欢兰花，却不被种兰这
件事所纠结，因而兰花的好坏得
失，并不能左右他心中的喜怒，这
也正是慧宗禅为人处世的一种大
境界。

由此看来，随喜而欢才是生命
的一种达观状态，若能依此念行走
尘世，定会使自己活得通透潇洒，
自适贤达，并能随时见到花开的盛
景。

随喜而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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